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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压压的矸石山
像一座黑色的金字塔
当矿车从山顶倒下矸石
黑色的河流便滚滚而下

这时，一个驼背的老人
挎着竹篮缓缓地向山上爬
她有着外婆一样的年轮和白发
她用枯枝般的手指
把一块块黑石头掂了掂
把又轻又亮的煤放进篮子里
把又重又硬的矸石扔在脚下

累了，她直起腰来
甩甩胳膊，打个哈欠
长发在风中飘洒
像云端的圣母玛丽亚

当年外婆就这样带着幼小的我
常常在这里捡煤渣
外婆说咱矿山人
要把这些跑丢的黑娃娃
一个一个找回家
不能让他们在山上受风吹雨打
这世界离不开煤
天上的神也得烧饭煮茶
不然，怎会有如此红火的彩霞？

黑娃娃回到家就跳进炉膛
用金色的手掌抚摸锅底
用蓝色的灵魂拥抱锅底
黑娃娃在火焰中渐渐变白变小
菜香和温暖充满全家

如今，在这时尚煤气和电磁炉的年代
是谁还在山上捡煤渣？
莫不是我的外婆从天而来
捡取一种精神
光照天下

外婆，有一天我也会
沿着矸石山上的小路走进彩霞
偎着你，慢慢融化……

汪国真，走了！
希望他只是一时的离别，没想

到却那么遥远。
记得他的诗篇流传时，笔者还

不知道什么是诗歌，却从他的一言
一行中感受到了文字组合的魅力。
这就是汪国真最亲切的一面，不仅
是他的诗，还有他的人，文如其人，
根深蒂固在一代青年的心里。

或者说，因为汪国真，很多人爱
上了诗歌。也因为汪国真，人们读
出了诗歌美丽的意境。

可他真的走了，就这样静悄悄
地离去，不知道为何这般匆忙？我
们只知道他说：“不要轻易去爱，更
不要轻易去恨，让自己活得轻松些，
让青春多留下些潇洒的印痕。”我们
对诗歌的虔诚，要胜过那些泛白的、
说教的、直入的语言，因为那是从内
心深处滋生的情感。汪国真对一代
青年的影响，是深刻而彻底的。

我们“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
兼程”。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去走，直

到有一天，走出自己的路，回过头
来，才明白，青春需要这样的义无反
顾。可是，我们真的明白了吗？我
们会累，汪国真也会累。或者就是
因为他累了，才想停下脚步歇息。

他真的把诗歌就这样放下了

吗？不是，绝对不是！他交给这个
世界的，有无数人的眼泪，还有无数
人的感动。或者没有接近阳光的温
暖，但至少已经走进了内心深处。

汪国真的诗歌里有很多关于青
春、爱情、生活和人生的厚重指引。
不管是他累了想走了，还是他为了
自己的追求，重新需找新的天地。

是男儿总要走向远方，
走向远方是为了让生命更辉

煌。
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
年轻的眼眸里装着梦更装着思

想。
不论是孤独地走着还是结伴同

行，让每一个脚印都坚实而有力量。
但愿他与这个时代交汇的每一

刻，也都像我们每个人。他给我们
的是一缕春风，其实我们早就收获
了整个春天。

愿诗人一路走好，相信诗歌的
力量，会越来越“让阳光雨露洒遍每
个角落”。

老封今年55岁，劳资科安排他
看门岗，门岗归保卫科管辖。科长
的儿子曾跟老封当过两年学徒，以
前亲热地管他叫“师傅”，现如今有
了隶属关系，于科长管他叫“老封”。

这天，于科长查岗来到老封值
班的生产门岗。老封见他萎靡不振
的样子，就关切地说：“于科长，你脸
色不好，快回办公室歇着吧。”

于科长坐在老封腾出的藤椅
上，愣愣地出神；老封蹲在地上，静
静地抽烟。

“于科长，谁欠你二斤黑豆？”
“啊？刘厂长，您亲自视察呀。”
“于科长，你今天咋回事，跟霜

打的茄子一样？”刘厂长坐在于科长
腾出的藤椅上关切地问。

“唉，别提了，青天白日的，我的
摩托车让人家给抢了。”

刘厂长一愣，说：“说来听听。”
“今天早上我骑摩托车去菜场，

买菜出来大老远就看见有人在摆弄
我的摩托车。我急忙上前制止，你
猜，那小子咋说？”

“咋说？”
“那小子说，‘我知道是你的，谁

让你不拔车钥匙呢’，说完，加大油
门就跑了。唉，那小子还有理了。”

“哈哈……”刘厂长说：“我们保
卫科科长的车让人给抢了，传出去
可怎么说。”

老封蹲在地上听领导们谈话，
见刘厂长笑也跟着乐。于科长转脸
瞪他一眼，他才明白笑得不合时宜。

“小于，别烦。这么着，厂办的

摩托车你先骑着，回头我跟他们打
声招呼。”刘厂长摆摆手笑着离开。

于科长坐回藤椅上对老封说：
“老封啊，不是我说你，你也是老同
志了，咋这么没礼貌？厂长来了也
不知道站起来。”

老封微笑道：“咋个站法？”
于科长噌地站了起来，做了个

标准的立正姿势。
老封站起来走到于科长跟前，

打开藤椅上方的偏窗，打着哈欠说：
“值班室太闷，透透气吧。”

于科长坐在藤椅上仰脸看着上
方来回摇摆的窗子，出神；老封静静
地蹲在地上抽烟。

“刘厂长！”老封呼地一蹿而起。
刘厂长又转回到生产门岗。
于科长以身作则，忽的站起来，

不料头顶撞上窗底，“砰”一声响，于
科长立即瘫软在地。

“小于，你……老封，快打120！”
于科长住进医院。老封跟老伴

商量去探望。老伴却说：“老封，有
些事情说不清楚，咱退休吧。”

清宫剧《甄嬛
传》热播以来，引发
了无数观众的感慨
和点评。有人说，
它是“史上最好看
的清宫剧”，有人
说，它是“那些年雍
正 追 过 的 女 孩
儿”……在这些点
赞声和叫好声中，
太多的人都是一笑
而过，并无多想。
直至有一日，生活
遭遇不顺的我在一
盏烛火和香茗的陪
伴下细细重温了这
部电视剧，骤然发
现有一根暗线牵动整个剧情，
这根暗线就是雍正对发妻纯
元皇后的爱，那种曾经沧海，
除却巫山般真挚的爱。这份
爱超越了剧情主线雍正对甄
嬛的爱、对一切后妃的爱，照
亮了悲凉剧情之外所有温暖
和真诚的部分。

剧情伊始，在原本应该隆
重平顺的选秀大典上，一声急
促的弦音传来。这是甄嬛第
一次在典礼上抬起头时，那张
酷似纯元皇后的脸庞带给皇
帝和太后的震撼。突如其来
的意外，往往会伴随幸运，但
也会带来不幸。这张让皇帝
似曾相识、朝思暮想的面容，
给了这个平凡女孩一步登天、
富贵荣华的命运转机，却也给
她带来不曾想要的生活。当
甄嬛多年后发现自己全心全
意爱着的男人只是把她当成
一个替身时，她哀痛万分地
说：“好一个莞莞类卿，难道我
得到的一切，全是因为纯元皇
后？这到底是我的福，还是我
的孽……何止是皇上错了，我
更是错了，这几年的恩爱与时
光，究竟是错付了！”

这场宿命让她身心俱创，
没法活出那副面容之下真正
的自己。加在她身上的痛是

多年前皇帝失去爱
妻的痛，那是一个
男人、一个君王穷
尽一生都没有摆脱
的疼痛。他富有四
海、坐拥天下，却只
是一个平凡的人，
没有起死回生的力
量，只能空对着阴
阳相隔的爱人写出

“常自魂牵梦萦，忧
思难忘。除却巫山
非 云 也 ”的 诗 句
……看清了这根暗
线，感知这部电视
剧从头到尾都笼罩
着强烈的悲剧色

彩。
一个人爱一个人究竟会

到什么程度？雍正皇帝在剧
中给了我们深刻的解答。从
十年前失去纯元皇后开始，他
在全世界找寻她的身影，继皇
后宜修是纯元皇后的亲妹妹；
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甄嬛长
得是像纯元，会跳纯元喜爱的
惊鸿舞、会吹纯元爱吹的箫、
会爱纯元喜爱的梅花，甚至也
像纯元那样叫皇帝“四郎”；安
陵容歌喉与纯元是“有五六分
相似”；虽然年幼却让皇帝心
动不已的甄玉娆是剧中最像
纯元的人，皇帝说：“论容貌，
你很像朕的妻子。妻子，不是
妾，不是最重要的女人，而是
唯一最爱的女人。”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
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
千行……”坐在春日的车厢
里，听广播里朗诵这首词。苏
轼、纯元以及很多除却巫山的
感情让我感动……阳光下，一
切纯真美好的爱情都可以被
追求、被珍惜，但唯一不可的
是对其过于执著、过于沉溺而
无法超脱。愿每个真诚的我
们都能遇见自己的纯元；愿每
个平凡的我们，这一生都不要
遇见自己的纯元……

坐在铺满落叶的枫林，感受生
命的宁静。阳光投射到树上，枫叶
看起来澄澈从容。一枚枫叶，在充
足的阳光下渐渐睡着了。它梦见天
阴沉沉的，留在树上的鸟飞得一只
也不剩，席卷而来的孤独使它难
过。偏偏这时狂风经过，推了它一
把，它不得不飘离了树枝，坠入深不
见底的悬崖，挣扎着、挣扎着……一
阵悠长的鸟鸣声将它惊醒，天地太
平，并没有见到一丝风的踪影，金色
的太阳还在逡巡。这枚枫叶仍在树
上，伸了个懒腰，但听到“啧”的一
声，这下可好了，它从几丈高的树上
降落下来。这时，我听到地上有轻
微的吱吱声，是从一沓厚厚的落叶
中发出来的，难道有地鼠藏在这里
吗？我仔细听，发现了一个秘密：原
来吱吱声是大地腐烂枫叶时喊出来
的劳动号子声。

一条长长的纤绳，把从心底迸
发的声音勒出了血。忽高忽低的涛
声，便在宽厚的肩膀上一阵阵轰
鸣。那些隆起的胸肌，是集聚的力
量，也是涌动的巨浪。那些沉重的
脚步，踩碎了嶙峋的山岩和山岩般
坚硬的辛酸与苦难。大河汤汤，汗
水流淌，从古铜色的脊背上闪射的

光芒，熠熠橫越。黄河号子，在青铜
的巨鼎上刻下一道凝重的水纹。那
是一支呜咽的悲歌，从灵魂深处飘
来，悠悠地穿过时空，迸发电闪雷鸣
般的潮洪。

黄河号子的音域和内涵，总与
历史的高度有关。顺着粗犷的黄河
号子，我们能触摸到《诗经》的脉
搏。那些远上九重天的祖辈，早已
在黄河的上游安息，但他们曾经的
呐喊却顺着黄河日夜奔腾……不禁
想起我国第一首劳动号子，应是西
汉的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道应
训》一文中谈到的《邪许》：“今举大

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
劝力之歌也。”鲁迅先生在《门外文
谈》中对刘安的论据进行了诠释：

“我们的祖先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
会说的，为了共同的劳动，必须发表
意见，才渐渐练出复杂的声音来。
其中有一个叫“杭育杭育”，这就是
最初的创作……”由此可见，远古的
社会劳动，不仅形成了最初的节奏，
也形成了最初的音调。我认为，这
里所说的“杭育”和“邪许”一样，是
为了让大家抬木头的动作、步伐协
调一致，减轻劳累而发出有节奏、强
有力的呼声。那时是没有语言的，
这简单而高亢的呼声，就是音调，若
以音符记录下来，就是劳动号子的
萌芽或雏形。

马季的相声《劳动号子》里也描
述了各种劳动场面的号子，就连繁
重枯燥的插秧也有“号子”，展现在
我们面前的是面朝黄土，背负天，赤
脚水田，躬身劳作的农夫，偶尔抬起
头来，唱起了“插秧号子”，在繁重的
生活压力下，也不失劳动的乐趣。

“踩水号子”更是别有情趣，“我们大
家一起来啊！蹬阿踩啊，踩啊蹬啊
……哗…哗…”这样的快乐，只有劳
动者才能体会。

含笑的乡土
在热切的问候中
谱成简朴亲近的音节
田埂纵横
走进走出的父老乡亲
一茬又一茬

燕子的翅翼下
紫云英含笑而来
亮丽的阳光下
每寸乡土灵气浮动

劳动者
以特有的姿态
在乡土的稿笺上
泼墨抒情

深翻泥土

牛驾着犁
挥鞭吆喝的农人
赤脚在后面行走
哼上一支无名小曲

犁头黑浪涌动
不懈不怠的播种者
深翻泥土的动作
朴素而深刻
阴晴或风雨
都不曾更改

中华民族是勤
劳的民族，勤劳的
民族在抒发情感
时，用歌唱表达劳
动中的喜怒哀乐再
合适不过了。劳动
也是歌曲的源泉，
最早的歌曲是与劳
动生活相结合的，
内容也是以劳动生
活为主，传说神农
时的“扶犁之歌”，
即是人们在田间耕
作时唱出的旋律。

在古代的辞赋歌曲中，劳
动的旋律一直没有停歇过。
我们可以从《诗经》的《七月》、
《伐檀》中感受劳动的艰辛，从
那些劳动号子中感受劳动者
的浑厚力量。而人们更是会
在不同的民歌中找到各式各
样的劳动场面。《诗经·周南·
芣苡》有诗曰：“采采芣苡，薄
言采之。”即歌颂劳动人民热

爱劳动的高贵品质，
全诗洋溢着欢愉之
情，准确传达出欢快
的劳动节奏。

“断竹，续竹；飞
土，逐宍。”这是保存
在《吴越春秋·勾践
阴谋外传》中的一首
原始劳动歌谣，题为
《弹歌》。这首歌谣
仅8个字，是中国古
代现存的最短的诗
歌，反映了我国远古
渔猎时人们的劳动

生活，描写了他们砍竹、接竹、
制作弹弓、发射弹丸捕猎禽兽
的全过程。语言质朴自然，以
简短的诗句真实描绘了一幅
原始先民的狩猎图。诗句中
流露着原始人对自己学会制
造狩猎工具的自豪和喜悦，也
表现了狩猎劳动的紧张、活泼
和愉快以及原始人想获得更
多猎物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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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号子 莫飞 摄


